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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類別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作品名稱 聽說 

    在我的認知裡，言語是人與人溝通的媒介，亦是熟絡彼此的催化劑。 

    人們操縱語言的各種形式傳達意圖，期待對方接收隻字片語後理解所囑。說話的藝術

在於如何善用措辭並引起談話者的共鳴，延續交流中的和諧氛圍，以擴充無垠的話題，進

而拉近彼此間的距離。對我而言，「聽說」二字最能開啟包羅萬象的話匣子，沒有確定性

的語句往往引人揣測，朦朧地誘發他人進一步探求—相關的所有。 

   「聽說學校附近新開的咖啡廳很不錯耶，尤其他的奶蓋系列和千層蛋糕是人氣商品

喔。」明明自己沒試過也不曾經過的店家，藉由蒐集耳聞傳言及彙整網路評價，使用不曉

得「聽」誰「說」的結論，即獲得對方一句「真的嗎，那我們一起去吃!」還有在這之後

助長的深厚友誼。 

   「聽說抓 100架飛機後，願望就會實現喔!」顯然缺乏實驗根據卻承載著神祕感的使

命，我竟在不知不覺中達成這項莫名的任務。也許正是未經佐證，才會抱著寧可信其有的

心態姑且一試，不時昂首望蒼穹，盼有飛機映入眼簾。畢竟是「聽說」，允許自己滿懷期

待，也不需畏懼失敗而備受傷害。 

   「聽說系隊 X號上禮拜剛分手，今天竟然被看到他載另一個女生欸。」縱使暗地談論

他人是非不妥當，好奇心終究擊垮道德，唆使自己追問後續發展。別人的故事點綴了自己

一成不變的平凡生活，期待下回分曉又或者迫不及待與人分享我的「聽說」已成了茶餘飯

後。  

 舉些例子說明聽說二字在自己的生活中曾帶來的影響，像是提供模糊的資訊讓對方有

興趣驗證；像是接收神秘的任務使自己不由自主的執行；又像是聽聞機密的信息增添生活

趣味。那些不明來自何方的聽說，都成了我們輸入後輸出的—下一個聽說。拆解之成分，

得到兩個不可或缺的元素—「聽」，接著「說」。 

 聽與說著實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日常中。一個人發送語言訊息後，必須得到接收者給

予的回饋，才足以構成溝通系統。上大學後，系上的專業科目總是強調著溝通的重要性，

雖然只包含幾個簡單要素，開啟對話看似簡單，實為棘手的課題。語調、面部表情、肢體

動作等主宰說話者的心境，對方回覆的語句長度和內容間接操縱聊天室的終點。一般表面

上的對答固然沒有破綻，深層的含義卻似永遠尋不著答案的無盡黑洞。否則，我們為何總

是在對話結束後，仍反覆思考著：「我這樣講，不知道他會怎麼想？」「他剛剛那句話到底

是什麼意思啦！」「早知道就不說這麼多了。」 

 今年初開始在聽覺輔具公司打工實習。會前往門市尋求協助的客人大部分患有聽力損

失，他們因為聽不清楚而困擾，進而飽受無法參與話題的煎熬。在公司裡，一面觀摩學長

姐和客人的互動技巧，一面紀錄著客人和其家人的主訴。家人多半抱怨電視太大聲、電話

不接、問話不答，導致心情欠佳便不願理睬；聽損客人則往往表示自己被孤立，錯過資

訊、無緣被斥責，時常摸不著頭緒便選擇在家保持緘默。通常，雙方提出立場後的當下少

不了辯駁或爭吵，每每從旁看到這樣的景象都不禁感嘆，沒有誰是誰非的事件，竟因為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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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簡單卻容易忽略的—「聽」和「說」之間的誤會，演變成家庭革命。 

 其中印象深刻的一次，有位伯伯以做助聽器的除濕清潔之由，順勢在門市待上了幾個

鐘頭。當時以為他還有使用上的疑問或欲進行聽力檢查，僅身為工讀生的我看見學長姐正

忙著服務其他組客人卻無能為力，只好請伯伯稍等並且抱歉自己幫不上忙。「沒關係，我

只是想在這這裡待著。」伯伯和藹的笑著。我能看見他瞇著的雙眸裡的惆悵。黯然的目光

追隨著其他組客人，像是找尋擁有同樣境遇的知己般，證實自己並不孤寂，彷彿這麼做便

能填補內心的空洞。 

   「伯伯，今天怎麼過來的呀？」我湊到他的耳邊，一字一句緩緩地說，想和他聊幾

句，分擔他的孤獨。「當是嘛係走路阿！我就住在附近而已，很方便！每次來都經過那個

市場⋯⋯⋯」像個小孩般，伯伯滔滔不絕分享所見的一切。「我少年的時候啊，這片地是一座

很大的公園，厝邊的人都作伙在這裡玩餒⋯⋯⋯」伯伯又是鉅細靡遺的刻畫了他一段段童年

往事，「年輕人，你們會這樣玩嗎?」也許是自知台語講得不甚流利，又或許是聽得太起

勁，一時之間的語塞讓我選擇笑而不答。 

   「免回答沒關係!有人願意聽我說話，就很滿足了。」 

 望著伯伯步履蹣跚離開門市，佝僂身影隨著他走遠，眼眶的淚在不知不覺中模糊了我

的視線。想著適才的對話，明明自己什麼都沒表態，無意間卻帶給對方莫大的安慰和鼓

勵。開口說話原本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伯伯卻因毛細胞毀損、聽神經衰退而自卑，及面對

他人的不耐煩而畏怯，龐大的心理壓力無情地將他的開朗性格轉為封閉。「口說耳聽」是

溝通的一般型式，大部分的人早習以為常，於是只要對話者存在說話或聽覺上的異常，往

往敬而遠之的現象。然而，我們都被牢牢鎖在既有的框架裡，忽略了其實身為聊天室的主

導者，既擁有駕馭聽與說模式的權力，亦能支配聽與說的比例。放慢語速、誇大嘴型、肢

體動作輔助、甚至筆談是之於聽損者的體貼；落實表情回饋、誠懇眼神、長時間陪伴是傾

聽者的典範。適時讓渴望發聲的人及時表達；不擅長說話者便退一步洗耳恭聽。我不禁捫

心自問，什麼樣子的溝通，足以兼具效率與和平? 

 曾經擔任學校手語社社團幹部。指導老師是聾人；師母是聽人，同時身為手語翻譯

員。社團課期間，每每看著老師和師母打著手語，口語化為肢體動作及視覺取代聽覺的對

談協調的恰如其分。社員在一旁欣賞手語之美，讚嘆之餘，卻不禁懷疑老師和師母日常溝

通也是如此和諧而沒有隔閡?師母表示其實仍有無奈之處，好比老師在浴室忘了拿換洗衣

物，遠遠大叫一聲欲呼喚她上前幫忙，抵達門口後看懂老師比劃所求再額外跑一趟取其所

需。師母常為了明明是對方有求於人，卻總是自己在迎合奉承而歇斯底里，在氣消之後恢

復了清楚另一伴有聽不見之苦衷的理智，自我調侃著「還好沒聽見我偷偷罵他」。聾人老

師也提及當師母和小孩用口語溝通時，自己猶如外人般被隔絕，縱使難受也會咬牙忍耐。

「她平常已經夠體貼我了，我可不能因為這點小事跟她鬧脾氣」，這句話是以老師生動表

情和手語為主，師母專業的翻譯為輔歸納出的結論。 

 我明白了。溝通的效率並非取決於使用的語言種類或交談的對象，而是以什麼心態看

待及回覆對方。母語截然不同的兩人，能用體恤和尊重化解對談上所有羈絆，安穩地攜手

度過餘生漫漫。不奢望話語流利快速，不渴求內容豐富繁雜，設身處地的談話，過程愉悅

而沒有誰心存芥蒂便足夠。上述皆以溝通系統的一方處於劣勢為例，然而聽與說的學問諸



 中山醫學大學第三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編號：   

 

3 

一般人亦是艱難，哪怕是包含聽、說異常的溝通都能破除桎梏，凡人何嘗不能轉化內在，

讓佇立在蜿蜒話題上之絆腳石一一迎刃而解? 

 然而，普遍現代人缺乏一來一往當面溝通的本事，這大抵是日新月異的科技所致。時

下年輕人習慣從網路接收大量資訊，對於無涯學海，往往是蒐集四方資料後百般咀嚼，一

段時間後方吐露嘔心瀝血的見解；對於社會輿論，則是瀏覽一篇又一篇的報導，在獨立思

考進而表達看法之前，殊不知大量富有主觀想法的文章下方留言，已被悄悄嵌入腦海並主

宰我們的思維。即便因此習得忍耐，數不盡的怨言經不斷反芻終究吐不出，阻撓我們反映

當下最真切的感受；縱使領略彙整的訣竅，拾人牙慧的觀點總是以匿名帳號在網路上闡

述，公開場合上欲肆無忌憚抨擊不順耳的街談巷議卻難以啟齒。太多話語能駕輕就熟地在

網路上信手發送，不過正當要開門見山的和談話者切入主題，不免一面察言觀色，一面試

圖解讀思緒，苦惱一番後仍因猜不透對方而自始至終開不了口。網路聊天打了又刪，收回

後再補的模式已成性，然而面對面聊天時碰上對方突如其來的提問，我們深怕直接的答覆

過於極端或膚淺，無意的自我防備使回應字數漸減、立場趨於客觀，充盈著距離感的對話

最終煙消雲散。 

 有些對答激進過頭，有些交談逾分保守。聽與說的學問須不停琢磨，溝通的準繩咎由

雙方拉扯，有朝一日，我們能透徹其精髓，找到語言的平衡點。 

 微風徐徐，仰望繁星熠熠，盡收眼底是愜意夜晚的旖旎。我欲向身旁的朋友分享當下

感受，卻深怕打攪他目不轉睛的專注，於是縮回原本要輕戳她的指尖；過了一會兒，隱約

察覺到好友的欲言又止，輕輕拂掠耳畔的晚風揉合了她似有似無的囁嚅。隔了好一陣子的

恬靜，我們不約而同地相視而笑:「太—美了吧!」，默契使然。面對異口同聲的契合好

友，還需要互相猜忌?恐怕是我們都多慮了，或者是過分在乎促使的自我壓抑。 

 放下包袱，不許踟躕。 

    嘿，所有「聽說」，我都樂意聽你說，也請你敞開心扉聽我說。 

 


